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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從
趙
薇
導
演
的
︽
致
青
春
︾
開
始
，
︽
同
桌
的

你
︾
、
︽
匆
匆
那
年
︾
、
︽
萬
物
生
長
︾
、
︽
左

耳
︾
等
一
大
波
販
賣
青
春
的
電
影
，
密
集
襲
來
。
動

輒
過
億
、
過
數
億
的
票
房
，
讓﹁
青
春﹂
成
為
土
豪

金
。
悉
數
觀
影
之
後
，
忽
然
發
現
，
相
比
電
影
中
的

跌
宕
多
姿
，
自
己
的
青
春
平
淡
得
像
理
工
男
的
作
息
表
，

沒
有
墮
胎
，
沒
有
失
蹤
，
沒
有
車
禍
，
沒
有
白
血
病
，
甚

至
連
突
如
其
來
的
驚
喜
或
者
驚
悚
，
都
沒
有
。

我
還
記
得
，
在
青
春
正
濃
的
時
候
，
和
同
學
秉
燭
夜

讀
。
你
背
得
了
︽
琵
琶
行
︾
，
我
就
背
︽
孔
雀
東
南

飛
︾
；
他
對
︽
長
恨
歌
︾
過
目
不
忘
，
我
便
熟
記
︽
洛
神

賦
︾
；
你
最
愛
李
清
照
，
我
偏
偏
喜
歡
蘇
東
坡
。
名
篇
纍

纍
，
我
們
只
能
仗
着
腦
子
空
，
使
勁
的
裝
，
拚
命
的
裝
。

周
末
不
用
補
課
，
三
五
成
群
騎
着
自
行
車
，
去
嶼
口
的

觀
音
山
。
觀
音
姐
姐
慈
悲
為
懷
，
羊
脂
玉
淨
瓶
裡
的
甘

霖
，
清
澈
如
許
，
跌
落
在
我
們
年
少
的
眼
睛
裡
，
我
們
心

明
眼
亮
。
女
同
學
初
潮
繽
紛
，
我
們
微
笑
着
遞
上
自
己
的

外
衣
，
或
者
一
杯
熱
水
。
男
同
學
球
場
炫
麗
，
我
們
發
了

瘋
一
般
吶
喊
助
威
，
赤
裸
裸
的
喜
歡
陽
光
而
直
接
。

我
們
也
會
憂
傷
和
沮
喪
。
看
着
偶
然
跌
出
排
行
榜
的
考

試
名
次
，
久
久
的
在
家
門
口
徘
徊
，
不
敢
叩
門
。
分
道
揚

鑣
的
父
母
，
相
互
詛
咒
的
句
子
，
釘
子
一
樣
一
錘
一
錘
，

砸
在
我
們
尚
且
敏
感
稚
嫩
的
心
裡
，
料
想
着
這
一
生
都
無

法
拔
去
。
不
夠
出
眾
的
容
貌
，
不
合
時
宜
的
衣
服
，
甚
至

有
個
破
洞
的
襪
子
，
都
會
讓
我
們
耿
耿
許
久
，
無
法
釋

懷
。

在
我
的
青
春
記
憶
裡
，
歷
史
老
師
的
一
次
表
揚
，
便
讓
青
春
年
少

的
他
頭
也
不
回
的
扎
進
史
料
堆
，
誓
言
要
考
入
歷
史
系
；
手
工
課

上
，
同
學
之
間
偶
有
的
讚
賞
，
就
讓
藝
術
的
種
子
在
她
的
心
頭
溫
暖

萌
芽
；
化
學
課
上
的
神
奇
反
應
，
居
然
讓
他
現
在
都
癡
迷
不
已
。

我
們
也
會
情
竇
初
開
，
癡
迷
隔
壁
班
馬
尾
隨
風
的
語
文
課
代
表
，

或
者
穿
白
襯
衣
的
憂
鬱
男
生
。
膽
子
大
些
的
，
把
一
篇
寫
有﹁
跟
你

在
一
起
我
很
快
樂﹂
的
信
，
悄
悄
塞
入
對
方
的
文
具
盒
。
膽
子
略
小

的
，
只
好
在
帶
鎖
的
日
記
本
裡
，
把
讀
起
來
臉
紅
心
跳
的
文
字
一
寫

再
寫
。
念
着
席
慕
容
略
帶
憂
傷
的
詩
，
獨
自
走
過
春
夏
。

我
們
也
羨
慕
遠
方
。
一
列
疾
馳
的
綠
皮
火
車
，
就
滿
載
了
我
們
對

外
面
世
界
的
所
有
憧
憬
。
倘
若
可
以
和
異
地
的
同
學
朋
友
通
信
，
潛

滋
暗
長
的
情
愫
，
更
多
時
候
是
在
訴
說
對
遠
方
的
嚮
往
。
情
長
紙

短
，
一
頁
一
頁
，
我
們
想
和
這
個
世
界
談
談
。

我
們
開
始
相
信
童
話
裡
都
是
騙
人
的
，
卻
質
疑
，
為
什
麼
你
看
雲

那
麼
近
，
看
我
那
麼
遠
。
我
們
通
宵
呆
在
網
吧
，
渴
望
有
一
所
房

子
，
和
網
絡
那
一
端
未
曾
謀
面
的
人
春
暖
花
開
。
我
們
沒
有
經
歷
過

上
山
下
鄉
，
不
知
道
老
三
篇
老
三
屆
，
無
法
想
像
小
說
和
詩
歌
裡
浪

漫
的
知
青
生
活
。
我
們
也
沒
有
因
為
渴
望
自
由
，
狂
熱
的
為
了
這
個

國
家
，
不
計
後
果
的
燃
燒
自
己
。

美
國
炸
了
我
們
的
大
使
館
，
我
們
手
挽
着
手
走
上
街
頭
，
表
達
自

我
，
宣
洩
憤
懣
，
手
裡
的
可
口
可
樂
不
離
不
棄
。
汶
川
地
震
了
，
從

南
到
北
，
從
北
到
南
，
青
春
有
勁
的
我
們
不
約
而
同
的
集
結
，
到
四

川
去
！
到
四
川
去
！
不
惜
力
氣
，
不
懼
天
災
，
流
不
盡
的
眼
淚
，
停

不
下
來
的
雙
手
。
北
京
奧
運
的
聖
火
騰
空
而
起
，
那
一
刻
我
們
都
在

傻
傻
的
笑
，
笑
着
笑
着
便
流
了
一
臉
的
淚
。
我
們
的
眼
神
可
能
不
會

永
遠
清
澈
，
青
春
留
給
我
們
的
純
淨
，
永
不
泯
滅
。

我
們
的
青
春
就
是
這
樣
平
淡
無
奇
，
沒
有
墮
胎
，
沒
有
車
禍
，
沒

有
失
蹤
，
只
有
過
把
癮
就
死
的
酣
暢
淋
漓
，
和
再
來
一
遍
老
子
還
這

樣
過
的
少
年
氣
盛
。

這
才
是
我
們
真
實
的
致
青
春
。

我們真實的致青春

鄭
愁
予
成
名
作
︽
夢
土
上
︾
詩
集
，
有
不
少
懷
鄉

之
作
，
如
他
在
︽
想
望
︾
一
詩
中
寫
道
：

推
開
窗
子

我
們
生
活
在
海
上

窗
扉
上
是
八
月
的
島
上
的
叢
蔭

但
啊
，
我
心
想
着
那
天
外
的

陸
地
︱
︱

不
言
而
喻
，
這
片﹁
陸
地﹂
，
是
他
童
年
經
歷
過
，
他

詩
歌
中
一
再
出
現
過
的﹁
邊
城
的
槍
和
馬
的
故
事﹂
，

﹁
北
方
原
野
上
高
粱
起
帳
的
動
節﹂
，
和﹁
一
個
一
個
痕

跡
的
駱
駝
的
蹄
子﹂
，
以
及﹁
江
南
流
水
的
黃
昏﹂
，

﹁
湘
江
岸
上
小
茶
館
的
夜﹂
，﹁
黔
桂
山
間
抒
情
的
角

笛﹂
…
…
這
種
時
空
交
錯
的
兩
段
人
生
經
歷
，
使
他
在
島

上
的
山
居
和
海
上
的
吟
詠
中
，
仍
然
有
跡
可
尋
：

飄
泊
得
很
久
，
我
想
歸
去
了

彷
彿
，
我
不
再
屬
於
這
裡
的
一
切

︱
︱
︽
歸
航
曲
︾

不
再
流
浪
了
，
我
不
願
做
空
間
的
歌
者

寧
願
是
時
間
的
石
人

︱
︱
︽
偈
︾

而
他
對
兒
時
大
陸
的
追
憶
，
不
管
是
邊
塞
殘
堡
，
江
南
小
城
，
還

是﹁
秋
色
一
庭
如
蘭
舟
靜
泊﹂
的
北
京
四
合
院
…
…
一
縷
縷
離
愁
，

盈
溢
於
字
裡
行
間
。

其
中
著
名
的
︽
錯
誤
︾
一
詩
裡
，
詩
人
寄
意
一
個
倦
守
春
閨
如

蓮
花
開
落
的
少
婦
內
心
的
寂
寞
、
期
待
和
悵
然
，
吐
露
深
濃
的
懷

緒
：東

風
不
來
，
三
月
的
柳
絮
不
飛

你
的
心
如
小
小
的
寂
寞
的
城

恰
若
青
石
的
街
道
向
晚

跫
音
不
響
，
三
月
的
春
帷
不
揭

你
的
心
是
小
小
的
窗
扉
緊
掩

最
後
詩
人
無
奈
地
感
喟
道
：

我
達
達
的
馬
蹄
是
美
麗
的
錯
誤

我
不
是
歸
人
，
是
個
過
客

其
中
還
有
一
首
入
選
︽
夢
土
上
︾
的
︽
雨
絲
︾
，
很
受
青
少
年
歡

迎
，
茲
錄
如
下
：

我
們
底
戀
啊
，
像
雨
絲
，

在
星
斗
與
星
斗
間
的
路
上
，

我
們
底
車
輿
是
無
聲
的
。

曾
嬉
戲
於
透
明
的
大
森
林
，

曾
濯
足
於
無
水
的
小
溪
，

那
是
，
擠
滿
着
蓮
葉
燈
的
河
床
啊
，

是
有
牽
牛
和
鵲
橋
的
故
事

遺
落
在
那
裡
的
…
…

遺
落
在
那
裡
的
︱
︱

我
們
底
戀
啊
，
像
雨
絲
，

斜
斜
地
，
斜
斜
地
織
成
淡
的
記
憶
。

而
是
否
淡
的
記
憶

就
永
留
於
星
斗
之
間
呢
？

如
今
已
是
摔
碎
的
珍
珠

流
滿
人
世
了
…
…

論
者
一
直
視
此
為
詩
人﹁
過
客﹂
的
心
態
，
寄
託
着
流
寓
台
灣
而

難
以
歸
去
的
人
們
的
某
種﹁
流
浪﹂
的
情
懷
，
因
此
，
鄭
愁
予
在
台

灣
還
被
看
作
是
這
種﹁
浪
子﹂
情
懷
的
典
型
的
歌
者
︱﹁
美
麗
的

浪
子﹂
的
歌
者
。

鄭
愁
予
卻
不
認
同
：﹁
因
為
我
從
小
在
抗
戰
中
長
大
，
所
以
我
接

觸
到
中
國
的
苦
難
，
人
民
流
浪
不
安
的
生
活
，
我
把
這
些
寫
進
詩

裡
，
有
些
人
便
叫
我﹃
浪
子﹄
。
其
實
影
響
我
童
年
和
青
年
時
代

的
，
更
多
的
是
傳
統
的
仁
俠
的
精
神
。﹂

一
九
六
六
年
，
在
美
國
進
修
的
瘂
弦
，
介
紹
朱
橋
結
識
鄭
氏
，
朱

橋
當
時
任
職
青
年
寫
作
協
會
，
主
編
︽
幼
獅
文
藝
︾
，
又
邀
鄭
氏
擔

任
寫
作
協
會
總
幹
事
，
這
一
年
他
認
識
了
不
少
文
藝
界
人
士
，
對
鄭

氏
當
年
寫
作
方
向
的
轉
折
不
無
影
響
。

在
此
之
前
，
鄭
氏
獨
來
獨
往
，
相
與
過
從
的
只
是
少
數
幾
個
詩
人

朋
友
。

（
說
鄭
愁
予
之
四
）

「美麗浪子」？

上
次
談
及
不
少
父
母
自
學
自
用
的
療
法
，
今
次
續
談
其
他
療

法
。
很
多
父
母
本
來
都
是
西
醫
信
徒
，
直
至
西
醫
束
手
無
策
，

才
去
找
另
類
療
法
。
而
在
西
醫
系
統
下
，
愈
來
愈
多
不
治
之

症
，
令
家
長
不
得
不
另
尋
方
法
，
於
是
促
使
其
他
療
法
快
速
冒

起
，
傳
統
療
法
再
次
成
為
救
星
。

先
前
已
提
及
，
就
自
己
的
屋
苑
而
言
，
西
醫
診
所
只
餘
兩
所
，
反

而
中
醫
館
急
速
增
加
，
當
中
不
少
是
新
派
的
，
即
相
比
傳
統
醫
館
，

他
們
用
藥
粉
，
但
同
樣
會
用
艾
灸
、
拔
罐
等
；
又
會
在
房
間
內
診

症
，
私
隱
度
也
較
高
。
有
些
甚
至
會
舉
辦
健
康
食
療
講
座
，
惠
及
街

坊
。過

度
用
藥
、
疫
苗
遺
害
，
加
上
環
境
污
染
、
基
因
改
造
工
程
，
令

新
一
代
的
自
閉
症
、
過
度
活
躍
症
等
神
經
問
題
叢
生
，
還
有
過
敏
反

應
如
鼻
敏
感
及
哮
喘
等
，
受
害
人
數
一
直
攀
升
。
經
過
數
十
年
來
的

診
斷
，
大
眾
漸
漸
明
白
，
精
神
藥
物
治
標
不
治
本
，
西
藥
對
過
敏
反

應
則
不
單
治
不
了
標
，
還
愈
服
愈
糟
糕
，
令
新
一
代
父
母
紛
紛
另
尋

出
路
。

曾
聽
聞
一
所
照
顧
自
閉
兒
童
的
志
願
機
構
說
，
早
年
的
捐
款
多
用

於
行
為
治
療
，
甚
至
藥
物
治
療
，
但
如
今
會
介
紹
及
資
助
父
母
，
帶

孩
子
去
針
灸
及
髗
胝
骨
治
療
，
當
然
有
孩
子
因
此
而
根
治
了
自
閉
問

題
。
在
此
先
簡
介
一
下
後
者
，
髗
胝
骨
治
療
是
透
過
專
業
治
療
師
的

一
雙
手
，
以
輕
觸
的
導
按
技
巧
，
感
應
並
調
息
人
體
之
顱
脊
筋
膜
，

促
進
腦
脊
液
的
流
動
，
對
神
經
、
情
緒
問
題
，
以
至
對
整
體
健
康
產
生
很
大
裨

益
。
此
乃
能
量
療
法
的
一
種
，
如
氣
功
般
十
分
看
重
治
療
師
的
功
力
。

其
實
另
類
的
方
法
有
很
多
，
就
算
是
營
養
學
，
也
遠
較
西
藥
更
有
效
。
有
外

國
醫
生
就
決
定
不
用
西
藥
，
只
用
鐵
丸
，
都
可
以
治
好
過
度
活
躍
症
。
而
本
地

亦
有
營
養
學
團
隊
，
可
以
令
濕
疹
及
鼻
敏
感
完
全
根
治
。
當
有
西
醫
撰
文
說
鼻

敏
感
只
有
等
長
大
一
點
才
會
好
，
其
實
現
實
的
可
能
性
多
得
如
置
身
在
另
一
平

行
時
空
，
只
在
乎
父
母
有
沒
有
用
心
去
追
尋
。

FacialA
lignm

ent

、SpiritualR
esponse

T
herapy

、
人
智
醫
學
…
…
香
港

愈
來
愈
多
我
們
沒
有
聽
過
的
療
法
或
健
康
主
張
，
當
以
上
療
法
遭
主
流
醫
學
猛

烈
批
評
，
事
實
上
不
少
被
西
醫
定
為
不
治
之
症
的
重
病
，
卻
得
到
了
徹
底
的
根

治
。
任
何
療
法
都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只
要
不
是
對
抗
式
的
，
每
一
樣
都
應
該
能

互
補
。
有
時
候
向
其
他
人
介
紹
不
同
的
能
量
療
法
，
大
家
都
會
抱
有
懷
疑
，
不

過
，
只
要
肯
花
多
一
點
點
時
間
去
認
識
身
心
，
及
每
一
種
療
法
背
後
的
理
念
，

就
能
判
斷
到
誰
是
神
棍
，
什
麼
是
真
正
的
治
療
。
真
的
有
懷
疑
時
，
上
網
聽
聽

不
同
病
人
的
故
事
，
一
定
有
作
用
，
千
萬
不
要
被
任
何
醫
生
的
威
嚇
擊
潰

你
︱
︱
這
個
或
那
個
，
沒
得
醫
！

尋找另類療法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近
日
翻
閱
近
十
年
前
出
版
的
︽
八
十
照
相
簿
︾
。

此
畫
集
是
我
八
十
歲
時
編
輯
而
成
的
一
本
紀
念
畫

冊
，
承
校
友
金
杯
印
刷
公
司
老
闆
楊
金
演
印
刷
，
厚

厚
的
一
巨
冊
，
精
印
精
裝
。
歲
月
留
痕
，
在
當
年
首

發
式
中
已
發
給
來
賓
和
記
者
。
現
仍
存
有
數
十
本
。

最
引
人
感
慨
的
，
是
畫
冊
中
刊
出
的
許
多
老
朋
友
、
老

相
識
、
老
領
導
人
都
已
作
古
。
際
此
風
燭
殘
年
，
再
加
翻

閱
，
更
加
感
慨
萬
端
。

例
如
一
張
攝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時
為
六
屆
人
大
的
十
六
位

港
澳
代
表
，
原
註
釋
是
有
八
人
已
經
身
故
，
但
現
在
卻
只

有
陸
達
兼
、
許
家
屯
和
我
三
人
健
在
。

另
有
一
張
一
九
九
一
年
訪
問
上
海
時
，
曾
與
三
位
生
肖

同
屬
虎
但
各
隔
十
二
年
的
人
士
合
照
。
按
年
長
次
序
為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劉
靖
基
、
香
港
中
行
副
老
總
陳
紘
、
本
人

和
當
年
上
海
市
長
黃
菊
，
但
其
中
三
人
都
已
物
故
。
又
有

在
北
京
與
著
名
作
家
丁
玲
、
夏
衍
、
張
賢
亮
以
及
台
灣
作

家
柏
楊
合
照
，
他
們
也
都
陸
續
離
世
。

該
照
相
簿
大
部
分
是
我
在
八
十
歲
前
周
遊
列
國
的
旅
遊

記
錄
，
這
些
旅
遊
照
片
，
事
隔
多
年
，
已
經
不
大
記
得
那

些
旅
遊
地
的
情
況
。
不
過
旅
遊
時
穿
着
的
衣
服
，
今
天
我
還
在
穿

着
，
只
要
還
稱
身
，
我
是
不
會
隨
便
丟
掉
舊
衣
服
的
。

我
的
志
願
，
是
在
九
十
歲
生
日
時
，
能
再
出
版
一
本
︽
九
十
歲
月

留
痕
︾
的
畫
冊
，
將
這
十
年
的
一
些
生
活
照
片
選
輯
成
書
。
但
因
年

老
疏
懶
，
照
片
整
理
需
時
，
能
否
成
事
，
還
是
未
知
之
數
。

因
為
我
還
在
整
理
一
本
自
傳
，
以
補
充
數
年
前
出
版
的
︽
口
述
歷

史
︾
一
書
的
不
足
。
資
料
搜
集
已
有
不
少
，
但
編
輯
工
作
還
未
開

始
。年

紀
老
邁
，
雖
然
已
經
退
居
三
線
，
既
不
當
校
長
，
也
不
當
校

監
，
只
當
個
掛
名
的
董
事
長
。
學
校
事
務
，
除
非
重
要
人
事
變
動

︵
如
校
長
、
副
校
長
的
選
拔
︶
，
才
會
參
與
。
餘
皆
有
現
任
行
政
人

員
處
理
，
我
也
十
分
放
手
。
問
題
是
現
任
的
多
已
年
過
花
甲
多
年
，

又
是
選
拔
接
班
人
的
時
候
了
。

老年心事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鏡
子
是
影
視
作
品
的
寵
兒
，
因
為
鏡
子
當
中

的
影
像
，
好
像
是
另
一
個
世
界
。
例
如
，
恐
怖

片
當
中
，
便
常
在
鏡
子
中
反
射
出
現
實
世
界
看

不
到
的
鬼
的
影
像
，
以
製
造
驚
悚
效
果
。
而
在

藝
術
電
影
中
，
也
常
用
鏡
子
，
甚
至
多
個
鏡
子

的
連
環
反
射
，
來
表
現
人
物
內
心
複
雜
的
思
緒
，
同

時
玩
一
玩﹁
視
覺
創
新﹂
。

鏡
子
映
出
的
世
界
，
由
於
未
知
，
而
令
人
不
安
。

閣
下
試
想
，
若
自
己
走
進
一
間
房
間
，
四
周
全
部
都

是
形
狀
不
一
、
大
小
各
異
的
鏡
子
，
鏡
子
反
射
出
許

多
個
自
己
，
似
乎
有
一
種
莫
名
的
陌
生
或
詭
異
的
感

覺
。
或
許
，
受
到
恐
怖
電
影
、
電
視
劇
的
影
響
，
不

少
人
在
小
時
候
，
甚
至
長
大
了
之
後
，
獨
自
進
入
浴

室
面
對
鏡
子
的
一
剎
那
，
有
時
還
是
會
感
到
一
股
寒

意
。除

了
浴
室
之
外
，
臥
室
也
是
另
外
一
個
會
有
鏡
子

的
地
方
。
我
們
待
在
房
間
的
時
間
，
總
比
待
在
浴

室
、
洗
手
間
的
時
間
要
多
，
因
此
臥
室
的
鏡
子
位
置

似
乎
更
為
重
要
。
從
風
水
角
度
來
說
，
鏡
子
不
宜
正

對
床
鋪
，
否
則
人
剛
睡
醒
看
到
鏡
中
的
自
己
，
容
易

情
緒
不
穩
，
夫
妻
之
間
的
婚
姻
也
容
易
變
得
不
和

諧
。
若
是
鏡
子
正
對
房
門
，
則
容
易
招
來
口
舌
是

非
。
若
是
從
門
口
可
以
通
過
鏡
子
反
射
看
到
床
鋪
，

也
是
一
個
忌
諱
。
若
有
以
上
情
況
者
，
建
議
及
早
移

動
房
間
擺
設
，
把
鏡
子
放
到
別
處
，
否
則
會
對
自
己

造
成
諸
多
阻
滯
。

香
港
地
少
人
多
，
居
住
空
間
狹
窄
早
已
是
陳
腔
濫
調
，
對
於

許
多
人
來
說
，
臥
室
空
間
同
樣
狹
窄
，
有
時
候
即
使
犯
了
風
水

禁
忌
，
由
於
鏡
子
和
床
的
位
置
不
便
移
動
，
也
沒
有
辦
法
，
只

能
將
就
。
若
是
如
此
，
應
盡
量
找
一
些
東
西
遮
擋
鏡
子
，
例
如

簾
子
等
等
。
這
麼
一
來
，
需
要
鏡
子
的
時
候
，
閣
下
可
方
便
使

用
，
又
不
需
要
擔
心
鏡
子
位
置
帶
來
的
困
擾
和
禁
忌
。

鏡 子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檳城去過多次，自以為熟悉了，其實即使在一
個地方住久了，自以為熟悉，也未必盡然。拿我
來說，我在萬隆出生長大，到十七歲離開；而我
在北京呆了十三年半，自以為都很熟悉，可是當
我離開，才覺得很多地方根本沒去過，這也許是
心理因素的影響，反正就在身邊，幾時去都沒問
題。到了真的要離去的時候，才驚覺很多地方沒
去過，但已經沒有時間一一體味了！長居之地尚
且如此，更不用提到此一遊的地方了。比方檳城
海珠嶼的「大伯公廟」頗為有名，但我就沒去
過。檳城人說，這是吃海鮮的地方。但這裡有更
大的意義，有記載說，這裡是中國人最早來到檳
城的登陸點。清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來自
福建永定、當時十九歲的馬福順和結拜兄弟張
理、邱兆進，行善積德，所以去世後被當地居民
尊稱為「大伯公」。在檳城發展過程中，經常發
生致命的傳染病，傳說有一次瘟疫流行，大伯公
顯靈，庇佑鄉民，大伯公於是變成南洋華人的土
地守護神，幾乎每個華人聚居的鄉村，都有設立
大伯公廟。信仰道教的華人也把神廟的香火請回
家裡，以致許多戶人家都有大伯公神位。
車子穿過幾棟廉價組屋往前駛，經過幾檔馬來
檔口，再往前，就來到華人聚居的小村，本頭公
（即大伯公的別稱）村落，正疑惑於前無去路，
突然眼前出現一座牌樓，上面寫着「海珠嶼大伯

公廟」幾個字。牌樓上還有：「Thai Pak Koong
Temple Tanjong Tokong」，是客家話的英譯。大
伯公廟內側有一棟建築物，寫着惠州、嘉應、大
埔、永定、增城五屬公所。據說，該廟佔地約一
萬二千方尺，堪稱最古老的華人廟宇。《馬來亞
華僑史》的作者維特巴素認為，「大伯公是南洋
華僑先驅者的象徵」。
我們望着汪洋大海，不遠處椰林搖曳，轉過頭
來，我看到一家餐廳，設在老舊的吃風樓即獨棟
別墅外，別墅已經殘舊，門口有個面海的亭子，
是傳統的中國四角飛簷式。題字註明是萬金油大
王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所贈，叫「永安亭」。走
到廟宇背面，山石處處，樹影遮天，海風呼呼吹
來，有個男人半躺在躺椅上睡午覺，幾隻狗懶洋
洋地躺在地上假寐。這幅與都市匆忙腳步恰成強
烈反差的景象，剎那間竟把我也帶入悠閒的境界
了!
在浮羅山背腳下午餐，吃的是炒粿條、冰豆蔻
水，那熱帶食物雖然久違了，卻很合我口味。許
多少年回憶紛紛給召喚回來，剎那間竟飄飄然，
讓我有迷路的疑惑。那房子頭頂有風扇轉呀轉
的，竟轉出一本錯體的書來。難道是短暫的白日
夢？半途小店的榴槤和紅毛丹讓我迷惘在熱帶的
疑惑中。
回過神來，「檳城蝴蝶園」就在眼前。檳城去

過多次，早就聽聞蝴蝶園的大名，但我從未踏
足，這次總算還願。它佔地約一公頃，於一九八
六年開幕，園主本是一名教師，因熱愛蝴蝶昆蟲
生物，促成興建此園。馬來西亞氣候終年溫暖，
造成園內可以繁殖一百二十品種、將近四千隻蝴
蝶。由於這裡的蝴蝶種類相當豐富，甚至設置專
業的培育場來飼養蝴蝶，使得蝴蝶園聲名遠揚，
難怪客似雲來。一進入園內，就見到蝴蝶樹，樹
上掛着小籃子，籃子內都是真正的蝴蝶卵和毛毛
蟲，可以展示蝴蝶的一生。此園除具觀賞性之
外，還極具知識性、趣味性，難怪有中學生成群
結隊，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參觀。大概是見慣了場
面，飛來飛去的蝴蝶絲毫
不畏人，有的飛到你身
邊，甚至停在你手上，任
你擺弄或拍照。當然也有
雙雙對對的情侶，一面觀
看，一面喁喁細語；還有
中東遊客，男的身穿白
袍、一臉胳腮鬍子，女的
包着頭、蒙着面，只露出
一雙大眼睛，滴溜溜地
轉，說着我們聽不懂的
話，充滿了神秘感覺，但
也有年輕女郎不蒙面紗；
更有一個男童一個女童，
在鞦韆架下盪呀盪的，清
脆的童音笑聲攪動了熱帶
的天空。
除了蝴蝶外，園內還有

許多熱帶植物和爬蟲類區，比方食人花，還有熱
帶特有的蜥蜴、昆蟲、蛇類、烏龜等。我們在園
中央的錦鯉池畔徘徊，看紅白相間的一群錦鯉游
來游去，好像很自在。我突然想起一句話，子非
魚，安知魚之樂？再一想，好像應該加一句，子
非魚，安知魚之苦？
檳城還是大名鼎鼎的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

亞洲人、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到過的地方。當我們
走進檳城輔友學校，心中不免疑惑，難道泰戈爾
來過這個貌不驚人的地方？原來，據說，當年泰
戈爾途經中國到檳城，除了為輔友社主持奠基儀
式之外，還去鍾靈中學演講，接着到馬六甲去。

我們從輔友社建築物中間大門進
去，如今用來教導幼稚園的課室
牆壁上，有一塊石牌，上面寫着
華文字是：「輔友社」。主人拉
開暗紅色幕布，我們赫然見到白
鬍子泰戈爾的相片。他慨歎，現
在提起泰戈爾，沒有人知道他是
誰，包括印度人。我們聽了，除
了黯然外，也無法再說甚麼了。
那時正值中秋前夕，我們去喝

早茶，大東茶樓中秋燈籠掛滿了
一室，非常熱鬧，香港茶樓根本
見不到如此景象。茶客擠滿一
屋，侍應滿室奔走，吆喝聲此起
彼伏，十分繁忙。這平民化的檳
城生活，又讓我忘記遊人身份，
端的好像是一般檳城人一樣，就
差沒有一杯咖啡在手了！

泰戈爾留下足跡的城市

百
家
廊

陶

然

陳
偉
霆
近
年
憑
電
視
劇
︽
古
劍
奇

譚
︾
及
︽
少
年
四
大
名
捕
︾
等
劇
在
內

地
爆
紅
，
人
氣
旺
，
關
注
度
自
然
高
，

煩
惱
亦
隨
之
而
來
。
日
前
陳
偉
霆
的
司

機
竟
事
前
未
經
陳
偉
霆
同
意
，
擅
自
讓

一
名
身
穿
粉
紅
色
上
衣
的
女
粉
絲
在
陳
偉

霆
的
保
母
車
上
玩
，
並
坐
在
陳
偉
霆
的
座

位
上
，
戴
上
放
在
車
上
的
墨
鏡
，
得
意
洋

洋
地
拍
照
，
並
將
車
上
的
物
品
如
水
、
粉

絲
送
的
毛
公
仔
一
一
拍
照
留
念
。
得
到
這

麼
獨
家
罕
有
的
戰
利
品
，
怎
也
忍
不
住
要

炫
耀
一
番
，
將﹁
參
觀﹂
偶
像
私
人
座
駕

的
照
片
貼
上
微
博
，
更﹁
謝
謝
偉
霆
司
機

叔
叔﹂
，
又
替
他
打
氣﹁
司
機
叔
叔
加

油﹂
，
暗
示
是
得
到
保
母
車
司
機
允
許
，

司
機
因
此
而
失
掉
這
份
差
事
。

活
該
，
難
道
司
機
沒
想
過
該
粉
絲
會
將

照
片
放
上
網
因
而
會
受
到
連
累
嗎
？
該
女

粉
絲
為
滿
足
一
己
虛
榮
，
害
人
失
業
，
又

於
心
何
忍
？
有
內
疚
嗎
？

不
少
網
民
怒
斥
該
女
粉
絲
所
為
，
都
轉

發
保
護
藝
人
私
隱
的
聲
明
。
其
實
這
不
單

是
私
隱
問
題
，
該
女
粉
絲
已
涉
嫌
犯
法
，

雖
說
她
是
得
到
司
機
批
准
，
但
是
使
用
該

車
的
人
是
陳
偉
霆
，
只
有
他
才
有
權
批
准

誰
人
可
以
上
車
，
司
機
的
責
任
只
是
開
車
和
看
守
座

駕
，
就
等
於
家
中
傭
人
無
權
決
定
讓
誰
入
屋
，
萬
一

該
女
粉
絲
因
太
想
要
偶
像
用
過
的
物
品
作
紀
念
，
順

手﹁
拿
走﹂
一
件
東
西
，
司
機
會
被
懷
疑
監
守
自

盜
，
隨
時
惹
禍
上
身
，
不
論
他
有
什
麼
原
因
讓
該
女

粉
絲
上
車
都
不
值
得
，
女
粉
絲
可
能
心
智
未
成
熟
，

以
為
能
成
功
偷
上
偶
像
座
駕
，
觸
摸
他
的
東
西
很
好

玩
、
很
威
風
，
但
司
機
是
成
年
人
，
怎
可
以
不
知
應

有
的
操
守
？
作
為
粉
絲
切
勿
以
身
試
法
，
不
光
會
遭

網
民
狂
罵
，
更
可
能
會
被
控
告
，
影
響
前
途
。

粉
絲
追
星
，
無
可
厚
非
，
但
需
學
會
適
可
而
止
，

否
則
只
會
嚇
怕
偶
像
，
惹
人
討
厭
。

粉絲入侵陳偉霆保母車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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